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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近
期
娛
樂
圈
突
然
熱
鬧
起
來
，
繼
導
演
彭

順
有
嫩
模
小
三
；
有
被
某
傳
媒
煲
熱
的﹁
殘
廁

纏
綿﹂
事
件
；
有
黃
奕
同
黃
毅
清
的
家
暴
風

波
，
黃
奕
稱
遭
家
暴
向
老
公
黃
毅
清
提
出
離

婚
，
兩
人
更
在
微
博
上
日
日
都
互
爆
料
；
兩
億

美
金
製
作
的
︽
變
形
金
剛
４
：
殲
滅
世
紀
︾
選
在

香
港
舉
行
全
球
首
映
，
大
型
的
柯
柏
文
屹
立
於
維

港
畔
，
隨
住
燈
光
變
幻
更
加
有
氣
勢
和
漂
亮
，
為

香
港
帶
來
正
能
量
。

論
事
件
的
八
卦
性
當
然
是
頭
三
件
，
所
以
報
紙

雜
誌
都
多
了
人
睇
，
走
入
茶
樓
店
舖
都
聽
到
有
人

談
論
，
從
聽
到
一
些
市
民
的
對
話
就
知
道
成
年
港

人
還
是
很
理
性
的
，
有
間
時
裝
店
的
女
職
員
在
談

女
藝
人C

offee

的﹁
殘
廁
纏
綿﹂
事
件
，
十
足

C
offee

媽
講
：﹁
男
未
婚
，
女
未
嫁
，
有
咩
所
謂

呀
？
啲
報
紙
寫
到
好
似
自
己
都
在
廁
所
入
邊
咁
，

梗
係
亂
作
啦
，
成
年
人
都
知
，
若
真
的
纏
綿
緊
邊

講
到
咁
多
嘢
呀
？
另
一
個
搭
訕
說
：﹁
廁
所
沒
隔

音
的
，
聽
到
不
出
奇
。
但
有
媒
體
仲
講
到
有
條
片

流
出
。
唔
好
理
啦
，
依
家
有
人
識
啦
。﹂
嘩

嘩
！
！
如
果
真
是
有
片
流
出
就
真
恐
怖
了
，
大
家

八
卦C

offee

與
男
士
匿
在
廁
格
的
半
粒
鐘
到
底
做
了
些
甚
麼

可
以
理
解
，
但
廁
所
是
極
度
私
隱
的
地
方
，
如
果
有
人
在
偷

偷
錄
音
錄
影
，
你
說
會
多
麼
嚇
人
？
但
願
是
傳
媒
的
噱
頭
。

一
向
敢
言
的
王
賢
誌
則
講
：
事
件
睇
落
好
似
好
多
疑
點
，

自
己
就
當
係
單
笑
聞
嚟
睇
喎
，
仲
覺
得
男
方
好
無
辜
，
似
暗

示
女
方
放
料
！

據
說﹁
殘
廁
纏
綿﹂
事
件
主
角
喺
社
交
網
站
同
傳
媒
面
前

講
對
唔
住
，
認
自
己
有
問
題
，
仲
話
會
改
。
哎
，
她
的
行
為

不
檢
點
是
抵
鬧
的
，
傳
媒
監
督
批
評
此
行
為
是
應
該
，
但
未

致
於
要
去
到
這
麼
盡
，
窮
追
不
捨
是
否
別
有
居
心
？

C
offee

媽
講
事
發
後
家
人
個
個
都
好
唔
開
心
，
反
問
傳

媒
，
女
兒
與
男
子
拍
拖
，
呢
啲
係
正
常
嘅
！
唔
明
嗰
班
記
者

要
咁
樣
追
住
佢
哋
？
又
埋
怨
記
者
破
壞
了
女
兒
的
好
事
，
稱

女
兒
指
個
男
人
幾
好
的
，
追
緊
佢
，
而
家
咩
都
無
晒
啦
。
媽

媽
愛
護
女
兒
是
正
常
的
，
但
有
責
任
教
育
女
兒
在
公
共
場
所

注
重
言
行
，
實
在
有
時
在
一
些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也
有
些
年
輕

情
侶
做
出
一
些
極
露
骨
的
親
密
行
為
，
讓
人
眼
睛
不
知
望
向

哪
裡
，
比C

offee

更
應
批
評
。

筆
者
就
更
關
注
︽
變
形
金
剛
４
：
殲
滅
世
紀
︾
選
擇
香
港

作
全
球
首
映
，
知
道
近
兩
年
，
一
些
大
片
大
國
際
品
牌
的
首

發
式
大
都
轉
移
到
北
京
、
上
海
舉
行
了
。
在
他
們
眼
中
香
港

已
被
視
為
小
市
場
了
，
今
次
見
到
︽
變
形
金
剛
４
︾
來
港
真

高
興
，
荷
里
活
一
級
導
演
、
演
員
到
來
，
吸
引
大
批
外
國
傳

媒
跟
隨
到
港
，
大
批
市
民
到
場
睇
熱
鬧
，
很
好
氣
氛
。
據

知
，
因
為
︽
變
形
金
剛
４
︾
在
港
取
景
期
間
有
過
不
愉
快
事

件
發
生
，
令
投
資
方
派
拉
蒙
公
司
及
製
作
人
有
憂
慮
的
，
是

李
冰
冰
與
妹
妹
向
派
拉
蒙
公
司
游
說
，
陳
述
來
港
搞
的
好

處
，
他
們
才
來
的
。

在
香
港
社
會
目
前
充
滿
暴
戾
時
刻
，
確
需
要
多
些
歡
樂
，

正
如
近
日
熊
貓
在
香
港
不
同
地
方
快
閃
，
為
許
多
人
帶
來
歡

樂
，
真
的
不
想
再
聽
到﹁
香
港
無
㗎
啦﹂
這
類
話
，
希
望
多

些
好
事
在
此
發
生
，
讓
香
港
重
現
活
力
。

香港需要歡樂

今
日
在
公
司
跟
一
位
導
演
閒
聊
，
對
方
問
起

有
沒
有
編
劇
打
算﹁
愛
回
家﹂
？
她
希
望
有
編
劇

可
以
返
回
無
綫
，
挽
回
劇
集
的
質
素
，
她
形
容
近

期
的
電
視
劇
很
難
看
，
歸
根
究
底
都
是
劇
本
上
出

了
問
題
。
我
不
完
全
同
意
這
說
法
，
因
為
一
套
劇

出
來
的
效
果
，
導
演
、
監
製
也
該
負
上
很
大
責
任
，

但
劇
本
乃
一
劇
之
本
，
當
然
責
無
旁
貸
。

回
巢
的
事
實
由
早
幾
個
月
前
已
開
始
，
經
已
有
好

幾
名
編
劇
返
回
無
綫
，
未
來
幾
個
月
都
相
繼
會
有
導

演
、
編
劇
及
其
他
部
門
同
事
約
滿
，
並
準
備
回
歸
。

早
前
我
也
曾
收
過
無
綫
高
層
及
監
製
等
的
電
話
，
邀

請
我
們
回
巢
，
雖
然
我
暫
時
仍
未
有
回
歸
的
打
算
，

但
對
方
仍
充
滿
誠
意
的
表
示
，
如
果
有
其
他
同
事
願

意
回
來
，
也
可
聯
絡
他
。

那
時
心
裡
面
已
出
現
了
一
個
問
號
，
既
然
港
視
開

台
不
成
，
在
沒
有
競
爭
的
情
況
下
，
為
何
還
要
廣
開

大
門
，
向
我
們
這
些﹁
叛
將﹂
招
手
？
後
來
得
知
原

來
無
綫
高
層
也
知
道
劇
集
質
素
出
現
了
問
題
，
高
層

已
通
告
所
有
編
審
，
港
視
編
劇
將
會
陸
續
回
巢
，
若

有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的
編
劇
，
就
索
性
來
一
次
大
換

血
。劇

本
質
素
急
降
始
於
三
年
前
的
挖
角
潮
，
突
然
間

有
接
近
一
半
編
劇
流
失
，
而
且
都
是
較
資
深
的
一
群
，
留
下
來

的
大
部
分
都
只
是
剛﹁
搣
柴﹂
的
。
所
謂﹁
搣
柴﹂
，
即
是
剛

滿
了
試
用
期
，
從
見
習
編
劇
晉
升
為
初
級
編
劇
，
但
其
實
經
驗

甚
淺
。

這
兩
年
在
外
間
聽
過
不
少
風
言
風
語
，
有
演
員
對
劇
本
有
微

言
，
主
動
去
找
編
審
商
量
，
但
換
來
的
只
是
在
劇
本
上
敷
衍
地

改
幾
句
，
於
是
演
員
索
性
不
再
去
找
編
審
商
量
，
有
問
題
時
寧

願
找
公
司
以
外
相
熟
的
編
劇
幫
忙
，
在
劇
本
上
稍
作
修
改
。
這

種
情
況
極
不
尊
重
，
也
不
健
康
。

然
而
，
這
種
情
況
也
不
能
全
怪
責
編
審
。
在
人
手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劇
組
經
常
只
由
一
個
編
審
帶
領
着
一
個
稍
為
資
深
的
編

劇
，
其
餘
的
就
全
部
都
是
見
習
編
劇
。
資
深
編
劇
幫
手
度
橋
、

度
分
場
，
寫
劇
本
的
工
作
就
得
全
部
交
給
見
習
編
劇
去
做
。
到

編
審
改
稿
時
，
其
實
已
早
知
不
是
改
稿
，
而
是
重
寫
，
但
即
使

編
審
願
意
重
寫
，
時
間
也
不
容
許
，
於
是
就
惟
有
將
貨
就
價
。

換
血
對
於
一
間
電
視
台
是
好
事
嗎
？
短
時
間
來
說
，
可
以
即

時
提
升
劇
本
質
素
，
挽
救
收
視
，
觀
眾
也
同
樣
受
惠
，
這
當
然

是
好
事
。
但
長
遠
來
說
，
電
視
將
會
出
現
比
現
時
更
加
青
黃
不

接
的
情
況
，
編
劇
是
需
要
漫
長
的
時
間
去
浸
淫
和
培
育
的
。
離

開
無
綫
最
大
的
得
益
，
是
讓
我
見
識
到
比
過
往
二
十
年
的
都
要

豐
富
，
最
重
要
是
明
白
自
己
的
不
足
。
所
謂
知
恥
近
乎
勇
，
知

道
不
足
，
當
然
就
會
去
力
求
進
步
，
這
一
點
跟
無
綫
是
最
大
的

分
別
。
過
往
在
無
綫
，
大
家
總
是
抱
着
一
個
觀
念
：﹁
得
㗎

喇
！
師
奶
鍾
意
睇
呢
啲
，
咁
深
師
奶
唔
明
㗎
！﹂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
所
以
劇
集
質
素
多
年
來
都
沒
有
進
步
。

今
日
，
我
們
這
群
編
劇
中
的
耆
英
，
都
開
始
厭
倦
自
己
，
覺

得
自
己
太out

，
渴
望
有
多
些
新
人
加
入
，
既
可
栽
培
新
人
，
又

可
以
引
進
新
思
維
，
但
無
綫
的
換
血
計
劃
，
相
信
最
多
只
能
保

住
一
些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恐
怕
都
留
不
住
了
。
這
次
計
劃
縱
然

能
成
功
挽
回
劇
集
質
素
及
收
視
，
但
可
見
的
將
來
，
師
奶
劇
繼

續
仍
是
師
奶
劇
，
青
黃
不
接
的
問
題
將
繼
續
惡
化
。
想
看
高
質

素
的
電
視
劇
，
還
請
上
網
吧
。

換血

張
藝
謀
已
成
為
中
國
電
影
的
一
個
符
號
，
其
大

師
級
的
水
準
令
他
的
作
品
總
叫
人
期
待
。
新
片

︽
歸
來
︾
更
不
在
話
下
，
這
齣﹁
洗
盡
鉛
華
之

作﹂
︵
張
導
演
語
︶
也
的
確
讓
人
看
到
張
藝
謀
歸

來
了
。

電
影
改
編
自
嚴
歌
苓
小
說
︽
陸
犯
焉
識
︾
，
但
小
說
中

的
陸
焉
識
雖
是
留
學
歸
來
的
知
識
分
子
，
但
也
曾
是
情
場

浪
子
，
對
妻
子
本
不
放
心
上
，
只
是
在
經
歷
過
生
命
的
起

伏
後
才
重
新
明
白
愛
情
；
女
兒
角
色
也
非
芭
蕾
舞
演
員
，

而
是
一
位
生
物
學
家
，
家
中
還
有
一
位
兒
子
，
他
對
父
親

最
反
感
。

但
正
如
張
藝
謀
的
改
編
風
格
︱
他
只
取
小
說
最
後
部
分

的
情
節
，
也
把
書
中
眾
多
人
物
集
中
在
一
個
三
人
家
庭

上
，
場
景
主
要
是
家
中
和
等
待
親
人
歸
來
的
火
車
站
，
透

過
一
個
家
庭
悲
劇
折
射
出
時
代\

歷
史
的
悲
劇
。

電
影
開
始
時
已
是
文
革
的
中
後
期
，
當
了
多
年
右
派
的

陸
焉
識
逃
跑
回
上
海
，
欲
約
見
妻
女
，
卻
被
當
時
正
爭
當

樣
板
戲
芭
蕾
舞
主
角
的
女
兒
出
賣
，
只
在
火
車
站
跟
妻
子

隔
站
台
對
望
，
就
被
公
安
抓
走
。
文
革
結
束
後
平
反
歸
家

時
，
妻
子
患
上
了
失
憶
症
，
三
歲
就
離
別
的
女
兒
也
早
已

放
棄
了
心
愛
的
芭
蕾
舞
專
業
。
二
十
年
的
隔
離
，
父
女
情
疏
離
，
妻

子
雖
對
他
念
念
不
忘
，
死
心
塌
地
等
待
他
歸
來
，
卻
不
知
她
朝
思
暮

想
的
人
就
在
眼
前
，
甚
至
把
他
當
作
曾
經
傷
害
過
自
己
的
人
︱
從
沒

出
場
的
方
師
傅
，
時
而
笑
着
討
好
，
時
而
發
怒
驅
趕
。

為
了
陪
伴
妻
子
，
他
只
好
以
讀
信
人
的
身
份
去
悄
悄
接
近
她
，
透

過
朗
讀
那
些
凝
聚
着
思
念
和
情
感
的
文
字
，
希
望
喚
醒
她
的
記
憶
，

甚
至
在
每
月
五
號
陪
她
到
火
車
站
等
待
自
己
，
年
年
日
日
，
直
到
鬢

髮
斑
白
。

在
電
影
中
有
不
少
細
膩
和
含
蓄
的
特
寫
鏡
頭
，
其
中
陸
焉
識
以
彈

奏
︽
漁
光
曲
︾
來
激
起
妻
子
記
憶
那
一
幕
最
感
動
人
：
站
在
門
外
的

馮
婉
瑜
循
着
熟
悉
的
琴
聲
破
門
而
入
，
二
人
隨
即
擁
抱
，
但
很
快
她

就
把
丈
夫
推
開
…
…
鞏
俐
將
一
個
失
憶
中
年
女
教
師
那
種
複
雜
又
簡

單
的
矛
盾
心
理
和
神
態
演
得
絲
絲
入
扣
。

雖
然
張
藝
謀
說
，
這
是
一
個
講
等
待
和
歸
來
的
愛
情
故
事
，
但
放

在
文
革
這
樣
的
特
殊
歷
史
背
景
下
，
那
段
受
傷
的
愛
情
猶
如
受
傷
的

共
和
國
。
透
過
女
兒
的
大
義
滅
親
和
激
昂
狂
熱
的
畫
面
，
揭
示
了
那

個
年
代
人
性
的
扭
曲
和
荒
唐
，
令
這
齣
醇
而
不
烈
的
愛
情
電
影
，
別

具
寓
意
。

張藝謀歸來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影
姐
比
起
什
麼
不
同
行
業
日
理
萬
機
的
強
人

還
要
強
，
而
且
她
容
貌
娟
好
，
也
沒
有
一
般
女

強
人
濃
裝
艷
抹
掩
蓋
不
住
的
疲
態
，
當
然
，
她

不
過
三
十
多
歲
，
正
當
盛
年
，
身
體
壯
健
，
這

樣
的
勞
動
人
才
，
大
公
司
本
來
樂
於
争
相
高
薪

僱
用
，
她
就
是
為
了
家
人
不
幹
全
職
，
只
做
鐘
點
家

務
助
理
。

每
次
來
我
家
三
小
時
工
作
，
亂
七
八
糟
的
廳
房
就

給
她
翻
天
覆
地
打
掃
得
井
井
有
條
，
一
塵
不
染
了
，

我
不
時
自
忖
，
這
工
作
要
是
由
我
自
己
親
自
動
手
，

絕
對
不
會
像
她
那
麼
爽
手
快
腳
，
怕
三
天
工
夫
也
弄

不
好
，
所
以
靜
下
來
欣
賞
她
不
知
怎
樣
學
來
的
專
業

操
作
，
既
感
樂
趣
又
佩
服
。

挑
定
每
星
期
這
一
天
來
我
家
，
其
他
四
天
別
的
家

庭
有
約
，
她
還
說
工
作
量
不
多
，
無
非
志
在
為
老
公

和
孩
子
賺
點
娛
樂
費
，
而
且
上
午
也
只
能
固
定
晨
早

八
到
十
一
點
，
八
點
前
先
送
小
兒
子
回
學
校
上
課
，

十
一
點
後
必
須
回
家
為
孩
子
弄
好
飯
膳
送
到
學
校
，

外
間
快
餐
不
健
康
，
孩
子
也
慣
了
吃
媽
媽
燒
的
菜
，

送
過
飯
下
午
順
便
再
到
另
一
伙
家
庭
清
潔
後
，
便
匆

匆
到
市
場
買
餸
菜
然
後
趕
回
家
，
因
為
顧
念
孩
子
放

學
回
家
後
家
中
無
人
會
感
到
寂
寞
，
故
此
總
得
比
孩
子
早
一
步

回
家
準
備
晚
飯
。
晚
飯
後
視
察
一
下
孩
子
的
功
課
，
請
不
起
補

習
便
自
己
來
，
在
家
鄉
教
過
半
年
中
學
，
一
天
的
工
作
就
排
到

那
麼
密
密
麻
麻
，
可
是
她
說
得
那
麼
氣
定
神
閒
，
似
乎
時
間
還

給
她
安
排
得
綽
綽
有
餘
。

周
末
周
日
不
工
作
。
親
子
日
呀
，
有
時
帶
三
個
孩
子
上
公

園
，
有
時
一
家
人
看
電
影
，
得
找
些
節
目
讓
孩
子
們
輕
鬆
一

下
，
年
紀
還
小
，
就
怕
他
們
單
獨
跑
到
外
邊
遊
蕩
，
結
識
不
三

不
四
的
人
容
易
學
壞
，
同
時
也
得
留
點
時
間
跟
丈
夫
閒
話
家

常
，
不
可
能
一
家
人
七
天
都
少
說
話
。

這
麼
周
詳
的
家
庭
計
劃
，
如
果
影
姐
家
庭
環
境
良
好
，
留
學

外
國
多
讀
幾
年
書
，
怎
麼
不
是
大
機
構
的
管
理
人
才
，
同
時
在

我
們
老
媽
子
時
代
，
還
是
標
準
的
賢
妻
良
母
，
都
說
今
日
多
的

是
怪
獸
家
長
，
對
兒
女
不
是
過
於
縱
容
，
就
是
只
知
一
味
苛

責
。
像
影
姐
那
麽
持
家
有
道
，
怎
麽
不
是
鳳
毛
鱗
角
。
不
說
不

知
，
她
也
是
十
年
前
才
從
鄉
間
來
到
香
港
。

她才是真強人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鎮
海
是
李
前
輩
囑
咐
釜
山
賞
櫻
的
必
遊
重

點
。鎮

海
是
距
離
釜
山
約
一
小
時
車
程
的
南
部
城

市
，
這
裡
擁
有
全
韓
國
最
多
的
櫻
花
樹
，
數
量

達
二
十
二
萬
株
，
不
但
花
種
多
，
花
色
也
最
燦

爛
，
最
重
要
的
，
四
月
初
這
裡
已
率
先
迎
來
櫻
花
初

綻
美
景
。

鎮
海
櫻
花
的
名
氣
，
原
來
始
於
浪
漫
偶
像
韓
劇

︽R
om
ance

︾
，
劇
中
出
現
橫
跨
余
佐
川
的
朱
紅
色

拱
橋
，
在
連
綿
粉
紅
花
海
的
伴
襯
下
，
展
現
出
驚
人

美
態
，
登
時
聲
名
大
噪
，
後
來
此
橋
更
索
性
易
名
為

R
om
ance

橋
，
將
浪
漫
氣
氛
延
續
，
從
此
更
成
為
遊

人
的
追
櫻
勝
地
。

事
實
上
，
余
佐
川
拱
橋
特
多
，
美
景
何
止
一
處
，

尤
其
在
初
春
季
節
，
川
中
流
水
並
不
多
，
沿
着
乾
涸

的
河
床
走
，
由
底
下
往
上
看
，
四
月
初
的
櫻
花
樹
雖

大
多
只
是
芬
芳
初
吐
，
未
算
燦
爛
，
卻
由
於
數
量

多
，
驟
眼
看
來
已
是
一
片
粉
紅
花
海
，
與
腳
旁
的
油

菜
花
登
時
織
出
一
條
迷
人
鮮
花
隧
道
，
絢
麗
之
極
，
難
怪
吸
引

不
少
情
侶
到
來
賞
花
兼
談
心
，
令
河
川
上
下
都
呈
現
一
片
熱

鬧
。
欲
盡
覽
這
美
景
，
另
一
選
擇
是
乘
搭
在
余
佐
川
旁
的
纜

車
，
登
上
帝
皇
山
鎮
海
塔
俯
瞰
，
片
片
粉
紅
花
色
遍
布
城
中
多

個
角
落
，
猶
如
染
滿
色
彩
的
大
地
，
景
致
迷
人
。

另
一
個
鎮
海
市
的
經
典
賞
櫻
景
點
是
慶
和
火
車
站
，
這
裡
原

只
是
位
於
慶
尚
南
道
鎮
海
市
慶
和
洞
的
火
車
沿
線
上
的
簡
陋
車

站
，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起
已
停
止
載
客
服
務
。
沿
着
鐵
道
兩
旁
生

長
的
櫻
花
樹
，
形
成
一
條
景
致
絕
美
的
櫻
花
路
。
每
當
火
車
經

過
此
站
時
便
會
慢
駛
，
遊
人
可
以
捕
捉
列
車
颳
起
的
風
，
令
櫻

花
紛
飛
飄
落
的
情
景
，
櫻
吹
雪
的
壯
觀
場
面
真
的
令
人
讚
嘆
！

沒
有
火
車
經
過
時
，
遊
人
可
以
迎
着
落
下
的
櫻
花
瓣
，
漫
步
在

路
軌
上
，
幻
想
自
己
係
童
話
故
事
裡
的
主
角
，
發
發
白
日
夢
也

不
錯
。

不
僅
是
這
兩
個
地
方
，
每
到
四
月
春
來
，
整
個
鎮
海
幾
乎
都

被
櫻
花
覆
蓋
，
處
處
都
是
賞
櫻
景
點
。
白
天
，
櫻
花
花
瓣
隨
風

飄
落
，
讓
人
有
下
起
春
雪
的
錯
覺
；
晚
上
，
在
路
燈
照
射
下
的

櫻
花
，
有
着
與
白
天
截
然
不
同
的
神
秘
氣
氛
。

難
怪
，
連
韓
國
本
地
人
也
稱
鎮
海
是
櫻
花
的
天
國
！

櫻花的天國

琴台
客聚
孫浩浩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不久前的一天，母親的一位老朋友徐伯母，告
別了這個世界，享年93歲。我前去參加她的追悼
會，感慨多多。
感慨之一，徐伯母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平靜謝
世。
在人生最後的時間，她沒去醫院接受各種折磨
人的治療，沒有渾身插滿管子的被實施「酷刑」
般的醫療搶救。救護車趕到時，老人已安然合上
雙眼，從此再沒有醒來，走完近一個世紀的生命
歷程。急救醫生為老人檢查後，感嘆說：「老人
這是無疾而終。」
在家中親人的陪伴下告別世界，是徐伯母立下
的意願。她和許多現代老人一樣，早早立下「遺
囑」：等自己的生命之燭將燃盡時，一定放棄臨
終搶救，不折磨自己，也不浪費醫療資源，要有
尊嚴地離去。
徐伯母在人生最後幾年裡，雖也有各種慢性疾
病，但極少去醫院，更少住院，而是在家中按照
嚴格的生活規律過日子。她說，人要長壽，就得
忍受病痛，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腰腿疼這樣
的老毛病，她基本不去醫院。一次得了哮喘住院
治療，因為是公費醫療，醫生用了很多昂貴的
藥，她回家後感慨地說：「我一個小病，就花了
公家那麼多錢，太浪費了！」
看到一些享受公費醫療的老人，動不動就住進
醫院，就進行全身檢查，就用昂貴的藥品，結果
反而因為過度醫療，治了老病得了新病，甚至五
臟六腑都衰竭了。有的高齡老人臨終時入院搶
救，結果成了植物人，鼻飼加插上尿管，在床上
躺了十來年才離世。這樣的長壽對老人來說，生

命沒有任何質量；對兒女來說，也背負上沉重的
負擔。
感慨之二，是老人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讓她
長壽得有質量。
在八寶山的追悼會上，老人安詳躺在鮮花叢

中，在電影《城南舊事》插曲「送別」的優美樂
曲聲中，與親朋好友做最後的告別。徐伯母曾叮
囑兒女，她走時不要悲悲切切，不放哀樂，要聽
着優美的曲子上路。這首家喻戶曉的金曲「送
別」，意境深遠，古樸優雅，老人從年輕時就非
常喜歡，兒女就遵照老人的意願，選擇「送別」
作為母親的謝世之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
碧連天」的悠揚曲詞讓人悟出，人生就是不斷地
相聚，再離別。
漫長的93年，徐伯母樂觀豁達地活到生命最後

一刻。徐伯母年輕時與愛人黃伯父一起投身抗
日，參加了新四軍。1949年建國後，徐伯母一直
從事宣傳出版工作。雖然身為部隊高級將領的夫
人，可她一直是賢妻良母，過着簡樸的生活。家
裡佈置極其簡單，除了滿架的書籍，沒有多餘的
擺設。
伯母是個急性子，為人坦蕩真誠，非常正直。
她先後在新華社任過記者，後又在出版社擔任編
輯出版工作。文革後，她在人民出版社人事部做
檔案甄別工作，為讓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大
批知識分子以及幹部平反昭雪，她盡心盡力，盡
職盡責，為40多年的職業生涯劃上了一個燦爛的
句號。
活到高壽的徐伯母，憑的是堅強的意志。老人

從離休之後，帶着一身病痛，全力照顧重病的老

伴，其實她自己那時也非健康之人了。70多歲高
齡之後，徐伯母曾肱骨骨折，行動困難。可剛剛
痊癒，她又擔起照顧老伴的重任。幾年後她又得
了癌症，還是憑着意志挺了過來。一直到90多歲
去世時，癌症都沒有再復發。
老人在80多歲時去做白內障手術，雖然去的是

一家知名大醫院，但竟然手術失敗，一隻眼睛因
此失明。她沒有選擇與醫院打官司，而是立即選
擇去另一家醫院給另一隻眼睛做手術，所幸那隻
眼睛的手術很成功，視力恢復到了1.0。就靠着那
一隻眼睛，她依然要天天學習。
徐伯母酷愛讀書看報。厚厚的一摞《人民日

報》，是她每天的必讀。看完之後，還要仔細地
劃出重點。除了各類報紙、雜誌，她的茶几上還
總堆着一摞摞新出的書籍。老人貪婪地閱讀着，
海綿般吸取着新的知識，滋養着精神世界。
那時，她的老伴因為高度近視已經雙目失明

了。一次去看徐伯母，她正在給老伴讀報紙。老
人幽默地說：「現在我們老兩口，就指着我這一
隻眼睛了！」因為有了這一隻眼睛，老
兩口的生活依然充滿了陽光和溫馨。在
徐伯母的幫助下，老伴在雙目失明後，
依然能背誦出年輕時就喜愛、熟悉的幾
百首唐詩宋詞，且社會上的大事小事，
全都了然於胸。那時老人的兒女都住得
很遠，忙着上班，平時只有一位保姆在
照顧老兩口的日常起居。病重之時，兩
位老人的所有離休工資，幾乎都付了保
姆、護工費。
徐伯父去世之後，徐伯母獨自堅強地
生活着，依然每天讀書看報、鍛煉身
體，練習毛筆字。老人酷愛書法，家中
一面牆上掛着老人的大幅書法作品，蒼
勁有力，大氣磅礡。老人的書法作品多
次被選中參加全國以及地區的各類書法

比賽，都取得了不俗的好成績。
生活不僅對年輕人露出笑臉，在熱愛生活的老
人眼中，也是明亮的。在老人90多歲高齡時，一
次去看她。老人正坐在沙發上看書。她笑着對我
說：「因為總有好書可讀，我覺得每一天都是新
的！」她的兒孫輩為滿足老人強烈的求知慾，經
常把各類新書、新雜誌送到老人的案頭。
那時候，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離不開兒女照
顧了。可是她的精神從來沒有垮掉過，更沒有患
上老年癡呆。當兒孫輩都來看望她時，老人還常
會把幾個孫子孫女一一叫到她的書房，進行個別
談話。她會問問孫輩的職業怎麼樣？工作中有什
麼困惑？個人生活有什麼困難等等。如果孫輩向
她傾訴苦惱，老人還會耐心地給晚輩做思想工
作。她對兒孫輩的關愛，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
刻。90多歲還能關心別人，關注外界，讓老人保
持了一顆年輕的心。
長壽之道有很多，可我覺得：樂觀向上的人生
態度，可能是最重要的！

平靜辭世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朋
友
問
我
知
不
知
道
鴟
魚
是
什

麼
魚
？
更
問
我
看
過
鴟
魚
和
吃
過

鴟
魚
沒
有
？
我
的
回
答
當
然
是
沒

有
，
因
為
我
雖
然
看
過
這
個
鴟

字
，
也
知
道
鴟
是
貓
頭
鷹
的
一

種
，
因
為
蒲
松
齡
在
︽
聊
齋
誌
異
．
辛

十
四
娘
︾
裡
說
：﹁
夜
色
迷
悶
，
誤
入

澗
谷
，
狼
奔
鴟
叫
，
豎
毛
寒
心
。﹂
也

知
道
鴟
是
盛
酒
器
的
一
種
，
因
為
蘇
東

坡
有
詩
說
：﹁
不
持
兩
鴟
酒
，
肯
借
一

車
書
。﹂
這
種
酒
器
，
亦
曾
在
參
觀
古

物
展
覽
時
看
過
。
但
是
鴟
魚
是
什
麼

魚
？
我
就
真
的﹁
莫
宰
羊﹂
了
。

朋
友
說
，
鴟
魚
其
實
不
是
魚
，
就
算

去
查
字
典
也
多
數
查
不
到
這
兩
個
字
連

在
一
起
的
詞
。
鴟
魚
，
就
像
古
代
已
經

絕
種
的
動
物
一
樣
，
早
就
從
生
活
中
消

失
了
。
不
，
不
是
消
失
，
只
是
造
型
和

名
稱
都
不
同
而
已
。

朋
友
說
，
︽
後
漢
書
︾
裡
記
載
，
未

央
宮
有
一
次
遭
受
雷
擊
起
火
之
後
，
便
有
人
建
議

漢
武
帝
，
在
宮
殿
的
屋
脊
上
裝
上
鴟
魚
，
才
能
避

免
再
次
受
雷
電
擊
中
。
原
來
鴟
魚
是
一
種
漢
朝
的

建
築
飾
物
，
用
金
屬
做
的
，
有
避
雷
的
作
用
。
自

漢
代
之
後
，
鴟
魚
的
造
形
有
的
是
飛
魚
狀
，
有
的

是
公
雞
形
狀
，
造
形
中
的
尖
端
部
位
，
都
朝
向
天

空
。
所
以
，
鴟
魚
其
實
就
是
最
古
老
的
避
雷
針

了
。
不
過
，
鴟
魚
建
築
，
如
今
已
沒
有
人
使
用

了
。中

國
還
有
一
種
避
雷
效
果
不
錯
的
設
備
，
名
叫

葫
蘆
串
，
是
用
鋼
材
來
製
造
的
，
這
種
葫
蘆
串
，

都
用
在
建
造
佛
塔
時
安
裝
在
頂
部
之
用
，
也
有
避

雷
的
功
效
。

炎
炎
夏
日
，
香
港
聽
到
雷
聲
的
時
候
不
少
，
看

到
閃
電
的
場
面
也
不
少
，
不
過
現
代
的
建
築
，
都

裝
有
名
之
為
避
雷
針
的
設
備
，
樓
房
都
不
怕
雷
電

擊
中
，
倒
是
人
在
空
曠
的
地
方
，
遇
上
雷
雨
天

時
，
就
要
設
法
躲
避
了
。

鴟魚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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